
工友
救了我的命
□董芳/口述 马德生/文

雪地婚车 □单凤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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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12月份， 我在一家
化纤厂染色车间做代班长， 车间
50多号职工， 那段时间因为订单
多催货急， 车间经常加班 。 那
天晚上九点半下班， 工友们都走
了， 我登记完考勤、 填完报表，
匆匆走出车间， 骑上摩托车就往
距厂子4公里外镇里的出租屋赶。
外面北风呼啸， 寒气逼人， 因为
没有路灯， 全凭摩托车的灯光照
明， 在距离一处十字路口一百米
左右， 正当我快速疾驰的时候，
一辆拉沙石的大卡车忽然由南北
路急转弯迎面驶来， 刺眼的远光
灯让我措手不及 ， 慌乱情急之
下， 一个急刹车， 我被摩托车的
惯性甩出一丈多远， 就感觉那辆
卡车在耳边呼啸而过， 头上脸上
有血流出……随即不省人事。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
在了医院创伤科的重症监护室
里， 头上脸上全是绷带， 火辣辣
的疼痛难忍， 头晕眼花， 恶心欲
吐。 “醒了、 醒了……” 睁开眼
看到床前工友们一双双焦急的眼
睛。 海波、 李亚、 双远还有车间
的领导都来了……

事后， 我才知道， 我被摔晕
以后， 大约5分钟的光景， 正好
车间李亚路过 ， 当时我躺在路
边， 满头满脸都是血， 摩托车冲
进了公路边的大路沟里， 他是先
看到厂服后才认出我来， 急忙报
警打了急救电话， 我才被及时送
到医院。 说来也巧， 本来， 他早
已回到镇上的出租屋， 结果到家
门口才发现没带钥匙， 于是先在
街口大排档吃完宵夜， 骑车回厂
来取钥匙才救了我， 如果他不回
来拿钥匙， 大冷的天， 不要说后
面路过的来往车辆有多危险， 就
是天寒地冻或者耽误了抢救时
机， 后果都不堪设想。

经过医生的诊断， 我虽然面
部多处骨折， 左眼挫伤， 眼帘外
翻， 万幸没有颅脑出血， 头脑清
醒， 四肢康健， 很快由重症监护
室转到一般病房。 在住院的那些
日子里， 工友们分拨到医院看望
我，厂领导为我垫支了医药费，我
被关爱包围着，这让我深受感动。

住院半个月后， 我痊愈出院
了。 车间工友们大聚餐， 欢迎我
的归来。 为表示感谢， 我特意封
了一个红包私下里送给李亚， 李
亚坚决不要： “太见外了， 在家
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不要说同
事， 就是不认识的也得救呀！”

一场大难， 劫后余生， 现在
回想起来都后怕不已 。 人生在
世， 难免遇到坎坷与危难， 有同
事相伴， 有工友相陪， 如同一笔
财富，胆气亦足豪气壮，而工友的
救命之恩，更值得我一生去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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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早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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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爱爱情情
许多年前， 在我还是个孩子

的时候， 我生活的那个叫烟窝的
小山村里， 闲余饭后， 总有人说
起水南和竹秀两夫妻的许多故
事， 说着说着他们就会放声大笑
起来， 似乎成了村里人平淡生活
中最美味的一道佐菜。

水南， 按村里的规矩， 我应
该叫他水南伯， 他老婆我得叫竹
秀嬷嬷 （我们那客家话中伯母的
叫法）。 奇怪的是他们不住在烟
窝的窝里， 他们的房子建在东面
那座山的山背脚下。 山背只他们
一户人家， 平时村里人到山背劳
作累了， 就去他家找水喝， 或是
借火点烟。 然后搬条竹椅歇上会
儿。 屋子门前常年放一条方凳，
方凳上放一口木桶， 夏天时候木
桶里是泡好的茵陈茶， 茵陈茶碧
绿透亮， 清凉解暑。 冬天里， 木
桶外面加了厚厚的稻草包裹着保
暖， 里面是泡好的热乎乎的盐茶
水。 人们常年享用着这户人家的
好处， 似乎并不觉得欠了什么人
情。 夫妻俩似乎也并没感觉这点
好事， 村里人需要记挂在心。 许
多年后， 我渐渐明白能给人温暖
的人， 一定也是内心幸福的人。

夫妻俩女高男矮， 水南伯是
个很瘦小的男子， 但很慈祥。 竹
秀嬷嬷则像竹子， 清雅秀丽， 玉
立长身。 村里人见了总要笑说，
这两个怎么看都不般配， 怎么就
生活在了一起， 见怪。 但他们自
己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奇
怪， 大大方方走在一起。 农村许
多夫妻一起走路时候总是要拉开
一段距离， 但他们却并排挨着走
在一起， 当然也就越发显出山高
水低了。

水南伯家里有头老黄牛， 他
去放牛， 竹秀嬷嬷也一起去。 水
南伯在前面牵牛绳 ， 竹秀嬷嬷
呢， 就在后面轻轻地扬着柳条赶
牛。 每次放牛他们都是这样， 村
里再没有其他夫妻这样了 。 有
时 ， 夫妻俩跟我们一起上山砍
柴， 砍柴回家了， 他们共同挑一
担柴， 水南伯挑着走一段路， 竹
秀嬷嬷再挑着走一段路。 似乎两
个人都怕累了对方， 一个还没走
多远， 另一个就抢着要挑。 我们
小孩子跟他们走在路上， 只是觉
得很新鲜 ， 有时看着他们的样
子， 忍不住要笑出来。

水南伯和竹秀嬷嬷的恩爱故
事， 在烟窝村不断流传。 有一件
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是个种豆的
时节， 水南伯和竹秀嬷嬷也在田
里忙着种豆， 突然就落雨了， 他
们只带了一把伞， 于是竹秀嬷嬷
就在一旁替水南伯打着伞， 水南
伯弓着身子照样打窝。 水南伯移
动一点， 竹秀嬷嬷也跟着移动。
打好窝，水南伯接过雨伞，替竹秀
嬷嬷打伞，她点豆。他们就这样轮
换着把豆点完。 雨声里， 其他种
豆的人早已打了伞回家了。

村里人渐渐发现， 怎么他们
两人面孔和神态越来越像， 仿佛
是一个人了。 许多年后， 我离开
烟窝， 后来听母亲说， 水南伯和
竹秀嬷嬷是一前一后隔了几天不
到， 几乎是同时离开了人世。 世
上的事真是奇怪。

山背他们住的那个屋子已经
坍塌， 墙土在雨水日头里风化成
了一堆烂泥， 他们去了哪里呢，
不知道。 可他们的故事依然在烟
窝村人的口里不断地说起。

16岁那年， 我辍学回家务农
了。 父亲很 “尊重” 我的意见。
“不念书也好， 跟我种地吧。” 听
了父亲的话， 我有些不服气，你
能干我也能干，哪儿还不养人呢。

那时是白菜锄草的季节。 天
刚放亮， 父亲叫醒我， 跟在他后
面，我铲一根垄，父亲铲两根垄。

父亲说， 他中学没毕业， 就
给生产队放猪。 两年后， 和大人
们一样挣工分。 父亲言外之意，
说他比我小就能养活自己了。 还
说， 看我能不能跟上他， 似乎有
种嘲讽和叫板的意思。

我不服气。 刚开始， 父亲落
不下我。 可不到半根垄， 腰就开
始酸疼起来 ， 尽管我变换着姿

势， 酸疼却有增无减。 很快， 父
亲落我一大块。 父亲回头看我，
“假意 ” 地安慰我 ： “慢点铲 ，
你还小， 既然选了不上学回家种
地， 慢慢就会习惯的。” 就是这
一句， 在我心里埋下了 “怨恨”
的种子。 太阳散着毒热， 脖子像
被烤焦了一样，火辣辣的。我把气
撒在了苗上， 一下铲掉三棵苗，
心，稍微好受一些。

一连几天 ， 都不和父亲说
话，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秋收了， 家里有半晌地黄豆
要割。 父亲说： “你割四垄， 我
割八垄。” 说完父亲一溜儿烟地
甩开了膀子开干。 一会儿功夫就
甩下我大半截地 。 为了赶上父

亲，我也使尽全身的力气。一不小
心，镰刀从脚尖划过，凉凉的，隐
隐地一丝疼痛。 血洇湿了脚尖，
渗到了鞋外面， 气急败坏的我抓
一把土狠狠地糊在了出血处，好
在伤口不深。

这一天终于坚持下来了。 累
得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 连
饭都没吃，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 父亲叫我起床， 我
的腰、 腿、 胳膊、 手腕肿胀得要
命， 握不紧拳头， 大脚趾头一道
暗红的口子 ， 左手手掌又痛又
痒， 仔细一看， 全是密密匝匝的
豆荚刺儿。 我瞬间崩溃了， 突然
想哭， 可还是硬撑着去了地里。

豆秧割到一半时候， 我突然

发现 ， 我的两根垄被父亲割过
了， 我起身站在地里， 呆呆地看
着不知疲倦的父亲挥舞着镰刀，
一片片豆秧瞬间倒下， 一瞬间，
我的心没了怨恨， 暖暖的。

中 午 吃 饭 时 父 亲 跟 我 说 ：
“你还是复读吧。”这一句话，我的
“骨气”瞬间软了下来。

此时开学已经过去两个月
了。 两个月的时间不长， 但足以
让我经历了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
事。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
心。为了教育我，硬是狠下心来给
我上了一堂生命里最为宝贵的社
会实践课，体会磨难、学会坚强。

这件事， 也因此改变了我的
一生。

父亲的良苦用心
□朱宜尧 文/图

那年腊月里 的 一 天 ， 是 表
妹 觉 得 比 自 己 连 续 两 年 高 考
无果更为焦灼的时刻， 因为大
雪悄然而至， 第二天就是她结婚
的日子。

傍晚雪花开始纷纷扬扬落
下。 临近半夜， 整个村庄似一座
冰山浮在茫茫的雪野里。 舅妈和
亲朋望着窗外2尺多厚的雪焦虑
地叹道： “明天的婚车可怎么进
村呢？”

舅舅进屋使劲跺脚下的雪笑
道： “大雪终于停了！ 你们都睡
一会吧， 明早我自有办法让接我
闺女的婚车进村！”

表妹冲出房门， 望着漫无边
际的雪， 心里特别的委屈。 她蹙
着眉说：“人要是不顺， 怎么喝凉
水都塞牙呢。”后半夜，在紧张、疲
劳、 兴奋等复杂的情绪冲撞下，
表妹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醒醒 ， 舅舅把给你化妆的
同学接来了。 ”我轻轻推表妹，她
一个激灵坐起来， 穿衣打扮忙得
不亦乐乎。 忽地，她又收起笑容，
担心新郎的婚车如何驶过6里远
的厚厚积雪的村路来接自己。

“你爸联系的两辆铲车都没
来 ， 现在正等镇上同学的信儿
呢。” 舅妈边招待亲友边安慰表
妹。 化好妆， 表妹焦急地披上羽
绒服走出院子， 站在高岗上， 望
向村路。 田地里一片白茫茫， 要
不是有 “路” 两旁齐齐刷刷的杨
树当坐标， 哪里还能分辨出路的
影子。

然而， 我们的脚下一直到村
口的路面上都不见了雪的踪迹，
看来是舅舅一宿没合眼， 把这里
打扫干净了 。 我们再放眼至村
口， 舅舅和几个乡亲正热火朝天
地挥动铁锹除雪。 一阵风吹过，
房檐上晶莹的雪粒拍打在表妹的
头上， 她用手背擦着让泪珠和新
娘妆凝结住的睫毛。 突然， 一个
亲戚火急火燎地冲到我们身边向
舅舅高喊： “大志， 你同学说铲
车没柴油啦！ 暂时来不了了， 他

让你赶快听电话！” 舅舅神态凝
重地奔进院子， 我们跟在后面，
在他推门进屋的当儿 ， 脚下一
滑， 紧跟着一个趔趄， “扑通”
坐在湿滑的瓷砖上。 众人上前搀
扶， 舅舅咧着嘴痛苦地说： “没
事， 让我自己借劲起来。” 他双
手扶着后腰 ， 蹭着步来到电话
前 ， 腰哈在桌上对着听筒说 ：
“老同学， 求你想想办法务必在
接我闺女的婚车到来之前， 把路
上的积雪清除啊。”

8点钟的阳光撒在白茫茫的
雪地上分外耀眼温暖。 表妹的婚
车队轻盈地行驶在无雪的村路
上， 开往宽阔的公路。 从后视镜
里， 表妹看到簇拥在村口的乡亲
投来羡慕的目光。 那一刻， 她拥
在新郎的怀里， 再也抑制不住幸
福的眼泪。

一转眼， 表妹结婚已经十周
年。 结婚纪念日那天， 她在微博
上写道： 多年以后， 我依然熟记
新婚那天傍晚 ， 父亲发在我BP
机上的话———闺女， 希望用婚姻
的幸福打败你在学业上的痛， 爸
妈永远是你未来成功路上的好帮
手。 多年以后， 我依然含泪穿越
时间隧道遥望那茫茫雪地上缓缓
驶来的幸福婚车。


